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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为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

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后，香港

中文大学教授黄勇开启了第一次

贵州贵阳之行。“中国心学与世界”

中德哲学对话在贵阳孔学堂举行

期间，他先是在开幕式上作《王阳

明对恶人的同感》主旨演讲，后在

中德学者的对话活动中，围绕“当

代道德心理学中的人我合一与宋

明理学的‘万物一体’：共情是利

己还是利他？”的主题展开学术对

话，继而作为“文润黔山——多彩

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

名家讲座”第四期主讲嘉宾，开讲

《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

道德心理学的贡献》。通过三场活

动，黄勇教授完整揭示了心学智慧

如何超越五百年时空，为现代道德

困境提供哲学根基；“同感”理论

何以成为连接个体良知与人类命

运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重释“天

下大同”的文明价值。

黄勇教授的三场活动，有一个

共同的细节：PPT 为英文，演讲用

中文。两种语言之间呈现出的比

较、对话的状态，恰是他从事的比

较哲学研究的追求与象征。

■从比较语言到比

较哲学、比较人文学
记者：您在讲座中有一个细节：

PPT 为英文，演讲用中文。您在中

英文哲学语境中的自如切换，让人

联想起您此前介绍歌德的“比较语

言学”观点：“如果你不懂外语，那

么你对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结

合您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以

及您面向未来的人文学术提出的

“比较人文学”概念，可否这样理

解您的学术路径：从比较语言的视

角出发，拓展到比较哲学，再拓展

到“比较人文学”？

黄勇：是的。当然我目前还未

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程度。

你刚才的话给了我启发。就像

歌德说的，若不懂外语，便连自己

的语言也一无所知。当然，他并非

指荷马因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他

语言而对希腊文也一无所知。他

的意思是，若只懂希腊文却不懂其

他语言，便无法真正了解希腊文作

为语言的意义。

我想进一步拓展这一思考，提

出一个哲学问题：若只知道一种哲

学传统却对其他哲学传统一无所

知，是否可以说对哲学也一无所

知？若只知道孔孟老庄，而不知

道任何其他哲学，是否便对孔孟

老庄的思想也一无所知？也不尽

然。这里指的是必须了解其他哲

学，才能全面理解作为哲学的孔

孟老庄的思想。

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宗教？什

么是哲学？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

超越自己所讲的语言、所相信的宗

教和所知道的哲学。但我要强调

的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哲学。若

只在自己的传统里做哲学，可能很

难做出具有创造性的哲学。一方

面，因为在自己的传统里，可能会

觉得从未有人提出过某个观点，便

认为自己是创新的，但这个创新可

能在其他传统中已经有了；另一方

面，只在自己的传统里很难做出创

新，只有在不同传统对话的过程

中，才能有创新。

我目前主要在中国哲学和西方

哲学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一些新想

法，这些新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我自

己的。例如我提到的王阳明“对恶

人的同感”，对西方人而言是一个

全新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并非我的

创造，而是王阳明的理论。

此外，我尚未涉及的另一方面

是比较人文学，即若仅知哲学，而

不知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其他

领域，则对所学的“哲学”也一无所

知。人文学科中，我们应了解历

史、文学等领域，以更好地理解哲

学。比如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必

须与心理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

的说明。

比较是跨传统和跨学科的，包

括不同传统间的比较和不同学科

间的比较。在此过程中，不仅要了

解哲学、历史、文学等，还要了解它

们的不同传统。在跨文化、跨学科

的比较过程中，才能做出更有价值

的研究。

记者：具体到中西比较哲学研

究上，您已做了很多工作。创办的

比 较 哲 学 类 期 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组织的

“相遇中国哲学”系列活动等，为中

西比较哲学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学

术平台。请问在推进中西比较哲

学研究层面，您过去具体做了哪些

工作，未来有何学术规划？

黄勇：先 说 我 办 的 英 文 刊 物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与《中 国 哲 学 杂 志》

《东西方哲学》等其他同类的英文

刊物相比，我们这个刊物只有 20 多

年，历史还较短，但我们的刊物成

长较快。如今，影响力是评价刊物

的重要标准，而在所有同类刊物的

影响因子评比中，我们的影响力一

直是最高的。

从 一 开 始 ，我 就 设 想 将《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设定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

的桥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

身存在差异，但我想将中国哲学家

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哲学家、特别是

那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联

系起来。因为中国哲学家在中文

环境中进行研究时，通常很少关注

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而

西方哲学家用英文从事关于中国

哲学的研究时，几乎从不引用中国

哲学家用中文写的成果。我想通

过这本刊物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做

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每期都有书

评，关于中国哲学的英文书、中文

书各三本；二是增加综述文章，即

根据具体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汉

语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写成英

文综述刊发出来，向国际学界推

介。这不仅是将中国哲学介绍给

世界，更是将中国哲学家的工作与

外界建立联系。

我还编了两套书。在英语世

界，很多出版社都喜欢出版所谓的

“companions”系列，这些书非常详

细，比如专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

理学、物理学等。“companions”系列

几百本里，可能只有一本是中国

哲学的笼统介绍，中国哲学在英

语 世 界的影响力比较弱。我说服

了 出 版 社 编 辑 ，于 是 编 了《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

这套书编得较早，规模也较大，现

在已经出了 20 本，全是英文，以后

计划出超过 100 本。另一套是《Fu-

dan Studies in Encountering Chi-

nese Philosophy》，每本选择一位有

名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他可能对中

国哲学一无所知，但在这个领域里

被公认是重要的哲学家，有十几位

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从中国哲学

的角度对这个西方哲学家提出挑

战，再由他作出回应。这套书是我

最想编的比较哲学著作，现在只出

了两本，第三本快要编辑完成。

■越是特色越是要

全球化
记者：比较哲学的工作角度体

现了“全球化”学术取向，当下还有

另外一种学术取向，即“区域化”，

走向地方和民间。对此，您如何看

待？

黄勇：我觉得“区域性”和“全球

性”实际上是一致的。原来“区域

性”在英文里面叫作“local”，“全球

性”叫作“global”。以往有人认为，

“global”和“local”是相互冲突的，实

际上，真正“global”的东西，往往是

“local”的 ；真 正“local”的 东 西 ，是

“global”的。

例 如 ，在 贵 阳 有 个 麦 当 劳 饭

店，但真正外国人要到贵阳来吃，

他不会去麦当劳，他一定要吃贵阳

具有特色的菜，越有特色，其他地

方的人越要现场体验。所以，现在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glocal”，即

“global”和“local”合在一起的新词，

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同理应用在“中国心学”这个词上，

就像“心学”是中国的，阳明学又非

常独具贵州特色。你越是特色，人

家越是要了解，因而也就越具有全

球性。

记者：您提到“阳明学又非常独

具贵州特色”。作为阳明心学诞生

地，贵州正在大力实施阳明文化转

化运用工程。对此您有什么好想

法或者建议吗？

黄勇：我是做中西比较哲学的，

做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把阳明思想

跟世界上其他的哲学传统或者文

化传统做对话。

中德哲学对话有很长的历史，

今年第一次在贵阳举行，请了七八

位德国的哲学家过来。“中国心学

与世界”是这次活动的“大标题”，

中德哲学对话是这次活动的“小标

题”。我们可以在“中国心学与世

界”这一“大标题”下规划中美哲

学对话、中印哲学对话、中日哲学

对 话 、中 韩 哲 学 对 话 等“ 小 标

题”。按照这个规划，可以出一套

《中国心学与世界》系列书。从哲

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价

值的，真正把中国心学（主要是阳

明学）跟世界连在一起。

记者：目前贵州在推动阳明文

化的国际化诠释 、国际传播和对

话。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

众，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增强阳明心

学的吸引力和接受度？

黄勇：我是做哲学的，从学术

角度比较强调的是研究，没有强

调太多的传播。但实际上两者之

间 又 不 冲 突 。 跨 文 化 研 究 过 程

中，传播是重要方式。通过研究

来 传 播 ，实 际 上 能 更 好 地 传 播 。

若只是简单传播，对方可能不理

解。因此，通过研究过程更能有

效传播。

记者：想到您的 一 个 观 点 ，即

您不追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哲学体

系，喜欢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哲

学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家或哲

学文本可以对此做出独特贡献的

哲学问题。您自己有阳明文化的

研究计划吗？

黄勇：我筹备了很久，在写一本

关于王阳明的英文书。书里的每

一章，都突出当代哲学中讨论的重

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我选择的问

题并不是对王阳明思想的全面研

究，但我选的每个问题都是当代西

方哲学里争论比较多的。而且，我

选择的每个问题，都觉得当代西方

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尽管

各不相同，在我看来都有缺陷。而

王阳明理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能

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是说王阳明思想

在任何哲学问题上都是最好的，

西方哲学家在有些问题上讨论的

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的书主

要是用英文写给英语世界的读者

看，因为英语世界里知道王阳明

的还不多。但我不只是让他们知

道王阳明思想，而是通过王阳明

的视角参与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哲

学问题，并由此让他们在王阳明

思想中得益。

记者：您对当代青年学者的治

学方法有何建议？

黄勇：在哲学领域，中国哲学传

统中有很多丰 富 资 源 ，对 解 决 当

代问题能做出独特贡献。但我认

为青年学者不应总想着打破西方

话语权，不同文化传统实际上是

平等的。

我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涉及中

国哲学，并论证中国哲学在我所讨

论的哲学问题上有比西方哲学家

更有道理的观点。实际上我在研

究过程中，最近几十年主要写中国

相关内容，在写作过程中也会参考

西方哲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从中学

习到了很多。

年轻学者若以中国哲学或中

国文化为研究基础，一方面要坚

定 文 化 自 信 ，中 国 文 化 资 源 丰

富 ；另 一 方 面 要 保 持 开 放 态 度 ，

汲取其他传统的优点。只有在两

种传统对话、交锋的过程中，才可

能碰撞出不同文化传统中都没有

的新思想。我们追求的是真理，

真理若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弘扬

之；若在西方文化中，也弘扬之。

或许真理既不在中国文化，也不

在 西 方 文 化 ，需 通 过 比 较 发 现 。

因 此 ，我 们 的 定 位 是 追 求 真 理 。

在哲学问题上，我们要找到最合

理的解决方案，不论其来自哪个

哲学传统。

电影《戏台》公映，让消失于银幕多年

的陈佩斯，再次通过影院与大家见面，让一

种属于“老派”的电影创作手法，为观众所

重温。从开始不被看好，到口碑暗流涌动，

再到体现出有力的票房后劲，《戏台》不只

是一部电影，它与过去几十年的娱乐记忆

有关，更与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守正有关。

在整个 1980 年代以及 1990 年代初期，

陈佩斯因主演电影《二子开店》《父子老爷

车》《爷儿俩开歌厅》，以及小品《吃面条》

《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在喜剧领

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星驰、赵本山、

冯小刚均在他之后才相继各领风骚，要论

“喜剧之王”，陈佩斯应排名在前。这段前

史，也与《戏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

台》本身以及电影的言外之意，也暗合陈佩

斯的人生与艺术轨迹。

陈佩斯在鼎盛时期隐退，传闻中的原

因是否属实已不重要。他的“不配合”，后

来也引来两种解读：一种是他重视个人权

益与尊严，是真正的艺术家；另一种是他个

性太强，因小失大，没有必要。在漫长的时

间洗礼下，陈佩斯“宁折不弯”的姿态，已

经深入人心。他能把这种姿态坚持几十年

不变，也算是言出必行、认真到底。在娱乐

业纷乱的价值体系中，陈佩斯成为一个行

业内少有人企及的标杆。这个背景下，观

看《戏台》就具备了以下动机：窥探陈佩斯

内心世界是否依然纯洁如斯；打量《爷儿俩

开餐厅》之后陈佩斯的艺术境界进展到了

哪一层次；在“投机取巧”为一些电影人推

崇时，《戏台》要不要妥协……

这么多的期待，意味着陈佩斯新片面

对的风险，要多于同档期其他电影。公映

后的《戏台》，让人看到创作者的一种诚恳

与忠实，尤其是陈佩斯，他的个性没变，价

值观没变，艺术审美没变，唯一变的是他从

当年银幕、舞台上的那个意气风发青年人，

变成了一个沉稳有加、懂得让他人出彩的

老艺术家——陈佩斯没把自己的角色安排

得“伟光正”，是一种奉献，这是一种只属

于老艺术家才懂的“让”，他把光环让给了

金啸天的饰演者尹正和凤小桐的饰演者余

少群，戏里的《霸王别姬》，成为《戏台》的

戏剧内核，《霸王别姬》的无奈与悲壮，才

是《戏台》想要传递给观众感知的情绪。

功力深厚，出手便见真章，《戏台》带有

陈佩斯久远之前的创作印痕，也带有超越

过去与当下的锐利思考。

《戏台》讲的是民国初年，北平城头变

幻大王旗时，一个戏班子的生存遭遇。不

管谁进了城，还能耽误唱戏、看戏？——这

一说法，在市井与戏班子里，无论从谁口中

说出来，都带着自我安慰的色彩。人心惶

惶之下，戏班子能否将一台戏安稳地唱完，

本身就是世道人心最真实的试金石。陈佩

斯饰演的侯班主，在姜武饰演的洪大帅进

城后，心就已经乱了，为了生存，他的虚与

委蛇，让戏班子内部荒唐丛生，黄渤饰演的

包子铺跑腿伙计大嗓儿，以一个“闯入者”

的身份，见证并参与了这份荒唐。

《戏台》是一部在创意上高明的电影，

它叠加了古代、近代与当代，三个时代互为

镜像、彼此映衬，探讨的都是“要不要认

输、要不要妥协、要不要坚持”的问题。

《戏台》电影结尾时的高潮一幕，可以

视为陈佩斯的一次宣告，“人可以死，戏不

能改”，观众观影至此，会觉得戏班子的输

赢已经不重要——当观众与故事人物站到

了一起，电影与观众就实现了“双向奔赴”。

电影《戏台》改编自陈佩斯同名话剧。

除《戏台》外，陈佩斯这些年间还有《托儿》

《阳台》《惊梦》等话剧作品，受版权保护意

识强、观众维护观念重等因素影响，这几部

口碑很好的话剧，多年上演后主要情节与

看点仍有神秘色彩，这给陈佩斯后期继续

改编电影带来了利好。有了话剧舞台的成

熟打磨，电影《戏台》结构清晰、工整，表达

细腻，是一板一眼的认真之作。

《戏台》实现了娱乐性与思考价值并重

的效果。电影也明确地提出了问题，给出

了答案，且在这一过程里，没有含含糊糊，

如果观众在看《戏台》时感受到一种清新之

风，那其实就是故事与观点的魅力和力量。

“小提琴的节奏快一点”“这里是四分

之二拍”“这里的节奏要稍微强一些”……

近日，记者来到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演艺

厅，看见来自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的音乐

学生正在聆听泰国音乐交响乐艺术中心音

乐总监、指挥、管乐团指导专家苏基特的

“大师讲堂”。该活动系 2025 爽爽贵阳秀

美花溪·花溪之夏“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

艺术周的子活动之一。

“‘大师讲堂’只是艺术周其中的一个

环节，每天要举办 8 场，为青少年音乐爱好

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此外，艺术周

还设置了‘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乐团公

益音乐会、乐团交流、大师讲座等活动，涵

盖音乐展演、文化交流、文旅体验等多类型

文化活动。”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军乐艺术顾问、北京市管乐学会副主

任、“聂耳”青少年乐团展演艺术周艺术总

监陈黔说，此次艺术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30 余支优秀青少年乐团参加，参演人数超

2000 人。

陈黔 1962 年出生于贵州贵阳，三岁随

父学习小提琴、四岁学习钢琴。1985 年毕

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年任职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创作室，2007 年应聘

为美国范德堡大学布莱尔音乐学院旅美教

授，2010 年出任 WASBE 国际管乐节和管乐

大赛评委。他创作了大量管乐、管弦乐、影

视音乐、舞台音乐和电子音乐等作品。他的

大部分管乐作品在美国、荷兰、比利时、瑞

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版、上演。

谈到为何来贵阳花溪举办“聂耳”青少

年乐团展演艺术周时，陈黔自豪地说：“因

为我就是贵阳花溪土生土长的人，想为家

乡做些事儿。”陈黔是“聂耳”青少年乐团

展演艺术周的策划人，该艺术周已在深圳、

昆明等地举办过，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性

音乐交流平台。

“我们想把这些资源带来贵阳，让贵阳

的孩子与国内外乐团交流学习，在开阔眼

界的同时，取长补短。”陈黔说，艺术周就

是一座交流学习的桥梁，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通过丰富多元、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

为贵阳艺术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贵阳举办了多场路边音乐

会，有着‘爱乐之城’的称呼，相信艺术周

的举行能为擦亮贵阳‘爱乐之城’这张名片

作出贡献。”陈黔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易颖 文/图

搭建中西方哲学沟通交流桥梁
——访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

大学教授黄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覃伟/图

评弹评弹

电影《戏台》的言外之意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贵阳籍著名作曲家陈黔：

“为擦亮贵阳‘爱乐之城’这张名片
作出贡献”

嘉宾名片

黄勇，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

委 员 会 委 员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教 授 ，知 名 哲 学 家 ，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主编，

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

哲 学 、中 西 比 较 哲 学 、伦 理 学 、政 治 哲 学 和 宗 教

哲学。出版中英文专著十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

各百余篇。

关注本土文化

在“大师讲堂”上，老师指导乐团学生演奏。

《戏台》宣传海报。


